
一九三五年，虽然我才十一岁，却永不能忘记宋尚节弟兄在北平交道口大二条长老会的奋兴会，我虽生长于信
主家庭，但是在那晚我才真正遇见了我的主，真正重生得了救，真的在我的神面前泪下如雨！

那晚讲道后，悔改的人到处都是，台上台下以及通道满了痛哭祷告的人！圣灵的同在使人感觉简直是在另一个
世界，不时可以看见人们站起来互相认罪、握手，言归于好。整个礼拜堂像是在融化！空气都不同了，好像在
刹那间，人们脱离了地上的束缚，尝到了天上的自由与释放！神的心在那宝贵的一瞬间必定得到了满足！

啊！何等奇妙的复兴！每天三次聚会，每次两小时多，人们全家老幼携饭而来，早晨的会完了，吃些东西，然
后祷告、唱诗，直等到下一个聚会，座位和一切通道都挤满了人，讲台上坐着数百儿童，人们心门大开，抢着
接受福音，直到散会后许久，才慢慢地唱着短诗回家。在街头、胡同口都可听见人们在唱：

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使我释放！

啊，祷告通了，罪认净了，人们能够活在属天的释放里，是何等难以描述的快乐！走在街上觉得万物都可爱（
自私之心拿走了），觉得满身轻松，好像可以飞起来（罪担脱落了），遇见每一个行人都想走上去抓住他的肩
膀问他说：「朋友，耶稣爱你，为你的罪死了，你愿相信他吗？今天你就可以得救。」复兴之火蔓延到各教会
。

多少年来，每次念及当时的情形，一种火热的感觉从心里浮起，使我忍不住向主说：「主啊，何时？何时我们
才能再看见复兴呢？何时祢才再兴起祢大能的仆人来呢 ?
祢的教会何时才奋兴起来呢？广大的人群何时才能享受祢救恩之乐呢？」

哦！我们的幼稚，愿神怜悯！神何曾改变呢？耶和华 ——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就在以利沙面前，在他身上，在他里面。宋尚节的神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在你面前，
在你里面。

最要紧的，是我们要效法他的好模范：

1. 他对神、对耶稣有极大的信心，我们亦得信。
2. 他为主工作的绝对舍己，我们亦得舍。
3. 他为对付自己而背负十字架，我们亦得背。
4. 他为救罪人流无限的眼泪，我们亦得流。
5. 他不断的天天读经，我们亦得读。
6. 他每次极力讲道，汗流如雨，我们亦得流。
7. 他对仇敌、对世人有极大的爱心，我们亦得爱。
8. 他每晚长时间指名为人代祷，我们亦得祷。

是的，复兴的来临与否，问题是在我们，神永远是愿意的，我们若诚意地、肯付代价地要得复兴，就必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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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此呼吁，向普世各处中国信徒呼吁！从即日起，我们为世界的教会向神呼求，求祂赐下烈火的复兴，用祂
的大能震动昏睡中的教会！从今日起，福音工人们，在神面前立定心志，决不再作半死不活的事奉，害己害人
！信徒们，立定心志不再作整月不翻圣经、灵性懒惰的人；决不再心存恶念而不想法子解决对付；决不再以福
音为耻，羞向人开口作见证；决不再躲避十字架，纵容「老我」在身上掌权；决不再作神军队中的常败将军；
决不再作神半冷不热的儿女！

我坚决相信，神的儿女们若从即日起用心灵诚实寻求祂，离弃罪恶，热诚作见证，每天早晚热切流泪祷告，彻
底悔改，神必收回祂的愤怒，赐给中国空前的大复兴，将前所未见的大量庄稼收在仓里！

这是可能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尽我们的职分！愿普世中国信徒现在就起来去做，不再耽延！

——摘自楼铠《旷野呼喊》代跋

（王永信牧师一生创办及参与多项福音工作，包括：中国信徒布道会、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世界福音
事工洛桑委员会、主后二千福音运动及大使命中心。）

一九三五年，宋尚节博士来新加坡开奋兴布道大会，他听我会讲厦门话，又看见我佩戴着金陵女子神学院的徽
章，就请我作翻译，在大会即要结束的前夕，我又被选为新加坡布道团团长。在与宋博士同工这几年，我从宋
博士那里学到了读经祷告。 1
）宋博士每天要讲道三次，每次约三小时，有时还要为人按手祷告，他这样忙，每天还要坚持读十一章圣经，
他每逢要去别处，就先挤时间读圣经。 2
）你若听宋博士祷告，你一定会深受感动，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每次听他大声开声祷告，我也开声祷告，现在
我学会开声祷告，这样能帮助我专心、恒切地祷告。

我也亲自看到宋博士为主不为己，拼命冒险为主工作而不顾一切，在经济上他又是非常地节俭，坐火车只坐三
等位。有一次从泰国返星，眼睛给煤屑弄得很难过，我不禁问他为什么这样吃苦，他回答：免得给人说传道人
想享福！他实在太能吃苦、太节俭了。

——摘自吴静聆《与宋博士同工的一段经历》

（吴静聆姊妹是宋尚节在南洋布道时的厦门话翻译，后来成为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总团长，创办了金链女子灵
修院，后来成为新加坡金链灵修神学院。）

一九三五年我十五岁那年，宋博士来新加坡开奋兴布道大会，他穿着白长袍，黑发斜垂在前额上，声音粗哑，
操着美式英语，相貌古怪，他边讲边走动，从讲台这一遍走到讲台那一边，那天当他讲到神降火于所多玛和蛾
摩拉之前，亚伯拉罕为那城里的人代求时，宋博士严肃地问听众：「新加坡是否比所多玛邪恶？新加坡是否比
蛾摩拉圣洁？在新加坡能否找到十个义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站在圣洁、公义和发义怒的神面前 ……
」神的信息如雷似电的攻破了罪恶之城，也开始粉碎了我们那抗拒的心墙。聚会结束前，他严肃地呼召大家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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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许多男女学生都受感动，一个个地走到台前，降服在主前。于是他带领众人把每一样的罪都认清：「你有
拜偶像吗？你有不顺从父母吗？你曾偷朋友的东西吗？你测验时作弊吗 ……
你不能洗净你的罪，但是耶稣能够，他死是为你、为你！」

「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渴望你归家」（奋兴短歌集 62
首），多少人一面唱着这首诗，一面泪如断了线的珍珠淌着、啜泣着。

第二堂开讲前，宋博士手持白毛巾，带领我们唱他自己填词的歌：「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我实实在
、实实在告诉你说：你必须要重生」（奋兴短歌 58
首）。太新奇了，我就像尼哥底母第一次听到「重生」的道理一样。宋博士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开始，一节节地
讲述尼哥底母夜里访问耶稣的事，只见他的手指着我说：「你重生了吗？如果没有，你一定会下地狱！」传道
人的每一个字都刺透我的心，令我战栗不已。当宋博士呼召时，我举起了手，当我举起手时，我的罪担全脱，
我看见自己好像天路客一样地跪在十字架下。

回想起那荣耀的中午，主耶稣洗去我的罪，当时有四五十人走到台上，宋博士恳切地呼召着，他不放过每一个
在挣扎中的人。当他叫我们祷告时，我用赤子温柔之心向慈爱的天父祷告，我自然地开口呼求阿爸父，好像一
个长期失落的孤儿被慈父重新找到一样。

当两周的奋兴会进行到一半时，宋博士开始呼召听众自愿参加布道队，每一队至少有三人，每一队有一面三角
形的旗，上面印着红色的十字架，并用中文写着「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第某队」。我、弟弟和祖父组成了一队
，我们在台上与神立约，每礼拜至少一次向人传讲基督。此后，各队就会每月集合一次，到各教会举行布道团
员及奉献者的祷告见证会。

在奋兴会期间，满有爱心的宋博士还为心灵沉重、破碎者代祷、辅导，阅读许多生命改变的见证，在宋博士的
行李箱中装满了见证和代祷的信件，宋博士不但是一位布道家，也是一位忠心的代祷者，记念着远东与日俱增
的羊群。

——摘自杜祥辉《吾师宋尚节》

（杜祥辉牧师是七十年代新加坡最重要的基要派领袖、笃信圣经长老会的发起人之一，创办了新加坡远东神学
院。）

一九三四年，我十二岁时听过宋尚节博士讲道，那是他来青岛主领奋兴布道大会。大会借一间浸信会礼拜堂举
行，听众甚为踊跃。宋博士身穿蓝布长衫，短发垂在额前，在讲台上跑来跑去。我记得他带领会众唱：「东也
空，西也空，南也空，北也空，爱主不落空。」有一次，他将一个弹性很强的胶球摔在水泥地上，因为摔下去
的力量很大，球反弹得很高。他说：「教会也是这样，愈受迫害，灵性就愈升高，教会就愈兴旺，福音就愈广
传。」他呼召时，数百人到台前来，或决志信主，或认罪悔改，或献身。他一连讲七八天，每天三堂，堂堂满
座，盛况空前，圣灵大大作工。大会结束后，他乘坐人力车往火车站去时，许多弟兄姊妹依依不舍地送行。有
的人骑着自行车跟在车旁，甚至有人跑步跟着。有人唱诗，有人抹泪，情景感人。

——摘自滕近辉《滕近辉回忆录》

（滕近辉牧师曾先后出任宣道会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曾任宣道会香港区联会、世界华
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远东广播、香港读经会、宣道出版社等十多间机构的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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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夏天，在我十二岁那年，我有机会听到福音，宋尚节博士到香港坚道浸信会主领布道会，那时先母
身子有病，请宋博士为她祷告而立即病愈。于是在第二个晚上，她把我也带去听道。宋博士用一个小棺材来作
比方，指罪恶就像棺材里的东西，他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神的灵在我心里作工，使我知道自己是罪
人，我不但是小偷，心里还充满憎恨和各种比我同岁的孩童所怀更坏的恶念。当晚我向主认罪，接受主耶稣做
我的救主。那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晚上约九至十时的事，也是我一生不忘的日子和时刻。第三晚我继续去
听道，之后就参加了谢顾灵女传道（宋尚节博士的翻译员）主领的查经班，又参加了布道队。

——摘自陈终道《游子迟迟归》

（陈终道牧师是著名的华人解经家、宣道会牧师。他是倪柝声的外甥，历任印尼、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等地
神学院新旧约圣经讲师。）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宋尚节博士在守望楼为许多病人祷告，他先让病人认罪悔改，再为他们抹油按手
祷告，他的同学告诉于牧师，当他一进到那屋子里，即感到神荣耀的同在。当时于牧师的英文老师棣慕华师母
也见证说：当她一走进祷告室，就感到神的荣耀充满那房间，就像进入云中雾中，全人站立不住，她即刻向神
认罪。

于牧师还见证说：一天晚上他本想早早上床睡觉，不去参加宋博士的奋兴会，忽然他听到外边似乎有烈风刮起
的大响声，再细听，原来是一千五百多人在同声开口祷告，于是于牧师立刻起来去奋兴会，这次聚会一共组织
了五十三个布道队。

——摘自于力工《夜尽天明》

（于力工牧师曾任新加坡神学院首任院长，后来创立北美基督工人神学院﹐担任院长 20年。）

年轻时，一次我特意跑了一百多里路来到汕头参加宋博士的奋兴会，从外表看他没什么特殊，每日穿着蓝布长
衣，头发蓬松，一口兴化腔国语，半点不动听，另外宋博士讲道是一面讲、一面跳，口讲指划，一点没有传统
「大牧师」的那种庄严。可是听众如有神助，跟着他一场一场地听，一点没有倦容，并且越听越兴奋，聚会过
后，大家忽忽若有所失，这种奋兴的景况，是今日所见不到的。宋博士总是严厉地攻击罪恶，他常常收到许多
蒙恩者的来信，见证他们从前如何犯罪、受苦，现在如何蒙恩、喜乐。于是宋博士找到一个结论：罪叫人痛苦
，罪叫教会荒凉，若要教会复兴，必先除去罪恶。他将那些信件予以综合，找出什么是人常犯的罪，他就向那
些罪攻击。所以他的讲道借着圣灵常常能触动罪人的心，使人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当宋博士快讲完道时，
许多听众已禁不住内心的责备，有的流泪、有的哭泣，等到宋博士吩咐大家认罪祈祷时，听众的情感就好像决
堤一样，争着把内心的痛苦向上帝吐诉，祷告的声音真叫人震动。

有些人是为着慕名或者好奇而来。他们准备好抵抗，决定不认罪、不悔改，可是抵挡不住圣灵的感动，最后只
好向上帝降服。某医生从一百五十里外前来，一听不对头，决定不再来，可是内心不安，只好勉强来。过了几
天，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当宋博士吩咐认罪悔改时，他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向讲台走去，这时撒旦阻挡他说

陈终道牧师

于力工牧师

吴恩溥牧师



：你是医生，为着面子，你不能认罪！可是他的内心受不住，竟跪下放声大哭，为着自己的罪向神倾诉。事后
他见证说：那时我的心几乎破裂，什么面子都顾不得，倒空了罪，心中立刻充满了平安喜乐。在奋兴会中，不
但见人在圣灵光照之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赤裸着心向神俯伏，更见人决心向人赔罪，清算
罪账。有一位医生在宋博士的聚会中得到复兴，回去后首先向他医院当局认罪赔罪，因他曾偷了不少的药物和
医疗器材，接着他向每一个他所亏负的人认罪，解决罪债。

——摘自吴恩溥《在宋尚节博士的奋兴会中》

（吴恩溥牧师致力于文字事工，曾主编与创办多份基督教刊物，如《导向月刊》、《呼喊季刊》，著有《辨别
圣灵与邪灵》等。）

我年轻时参加了一次宋尚节博士的新春布道会，使我永远难忘。宋博士在那次新春布道会上，把一具小小的棺
材放在了讲台上，他说恭喜发「材」是发「棺材」而非升官发财。他从棺材中抽出一些字条，上面写着「骄傲
、贪婪、说谎、憎恨」等罪恶。台下听道的人在新年看见讲台上摆放着与死亡有关的禁忌之物，吓得目瞪口呆
。这信息深入人的内心。接着宋博士呼召人认罪、悔改，并指出我们虽然都有一死，却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
人，得到永生。

——摘自周主培《骨肉之亲》

（周主培牧师曾与蔡苏娟姊妹共创基督使者协会，走访北美东岸大学校园、组织学生查经班和团契，并创立教
会。许多北美华人教会都是他当年宣教所结出的硕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岁的史祈生在厦门参加了宋尚节博士的布道会，第一天他溜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第二
天他仍不能静下心听。第三天被二哥、三姐挤在中间，没办法，只好坐下来听道。突然宋博士指着他说：「拉
撒路出来！你死了，臭了，用布绑住了！主耶稣吩咐你出来！出来！赶快从坟墓里出来！」史祈生马上觉得自
己在一道强烈的光照下，看见自己的污秽、罪恶、心底的黑暗，真像死人那样臭味难当，毫无是处。是的，他
就是拉撒路，死了多天，已是臭了、烂了，没有用的拉撒路，他开始流泪痛哭，跟着拥挤的人群来到台前去认
罪悔改。

跪在台前的第一个念头：幸好生命留到今天，可以悔改得救，不然这样糊里糊涂地下地狱，可真糟！第二个念
头：既然主救了我，这条命就是主的，不是自己的，从今以后要奉献为主用，把福音传给别人，拯救灵魂。所
以他的得救和蒙召几乎是同时的。他毫不迟疑地悔改，也毫不犹豫地奉献自己。起身从台前走回来，走到半路
，突然想起口袋里有半包香烟，于是他转回去，把香烟拿出来，丢在台前。我的一切都交给你了，连这包香烟
在内。

当日，家人因他的悔改真快乐得流下眼泪，回到泉州以后，看见他的生活、脾气都有实际的改变，家人更加欢
喜。二哥特地买了一本金边皮面的圣经送给他，庆祝他的重生。母亲每晚的祷告中，也充满了感谢赞美的话语
。

——摘自涤然《主仆史祈生》

周主培牧师

史祈生牧师



（史祈生牧师是二十世纪的著名华人牧师、布道家，纽约中华海外宣道会的创始人。）

1932年我 16
岁那年，宋尚节博士来香港开培灵布道会，聚会人很多，约有七百多人，宋博士用英语讲道，李道荣牧师为他
翻译广东话，第二天晚上，宋博士讲道后问「什么人愿意献身事主，请举手，请到前面来」，我也举了手，跟
着人群走到前面，宋博士为我们奉献的人祷告，声泪俱下，使我们深受感动。是宋博士领我走上奉献的道路，
直到今日，我没有后悔，我永远记得那个奉献的晚上，每逢想起他不惜性命事主的热诚，都催人泪下。

1935
年冬天，宋博士在江苏徐州布道时需要找一个司琴，要能够不看琴谱就能为他弹他所唱的奋兴短歌，最后找到
了我，我当时正在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学习，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宋博士，而且有机会与他同工。宋博士唱短歌
不依曲调，也不循节拍。《主必保守我》一歌本为 F调，他竟唱成 A调，我也照弹 A
调。宋博士把第三句「因我救主如此爱我」的「爱」字唱了二十拍，我也在琴键的 A
调第一和弦上往来奔跑，手为之酸。

有一天我跟宋博士吃饭的时候，我告诉他「你讲道时常说：有办法，请大夫；没办法，请耶稣。『大夫』二字
国语应读为『代夫』不是读『大（大小的大）』」，当天晚上宋博士就注意改了。宋博士这种谦卑的态度是许
多人望尘莫及的。

当有一次宋博士知道我叫苏佐扬时，他说：「苏佐扬，我记得你，我时常为你祷告，你是不是从香港来的？」
原来宋博士有一代祷本，按次序将奉献者的名字和地址记录下来，每天为这些人祷告。

宋博士为人祷告医病的方式很特殊，他事前不为他行神医的事作任何宣传，也不过问求医者所患何病。据我亲
眼所见，求医者集中在礼堂唱诗，讲台上放一屏风，不让台下的人看见台上的情形，宋博士在屏风后跪下恳切
祷告，有两位弟兄在台上迎来送往。求医者逐一上台跪在屏风后的椅子边，宋博士一边祈祷一边用左手按在求
医者头上，然后用右手出力拍在自己的左手背上，于是吩咐求医者下台，疾病也就离开了求医者。

他虽然不是一位神学毕业生，但他是一位真正读过神学的传道人。
他虽然自认脾气不好，但他是一位绝对顺服神旨意的仆人。
他虽然曾接受很多物质上的捐助，但他绝对不贪财爱世。
他虽然有许多足以夸耀的长处，但他宁愿述说主奇妙的恩典。
他虽然知道自己不完全，但他竭力与神同行。
他虽然受到多人的批评和反对，但他绝不灰心。
他虽然活在世上不到四十四年，但他的工作果效至今犹在。
他曾引道我走上奉献之路，我应完成他未竟之工。

——摘自苏佐扬《神人宋尚节博士》

（苏佐扬牧师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华人布道家、释经家、作家和圣乐家。曾担任环球布道会会长、基督教天人社
社长和《天人之声》主编。）

苏佐扬牧师

郭克昌牧师



1935年 8月我 19
岁那年，宋尚节博士来新加坡主领奋兴布道大会，直落亚逸卫理公会礼拜堂二楼挤满听众，楼下停车场也排满
坐椅，用播音机转播宋博士的讲道，吴静聆姊妹做传译。一连三个礼拜，每日除主日外，三堂讲道，座无虚席
。每堂讲道三个小时，可是听众完全没有倦容，包括我在内。

每一次讲道，宋博士在圣灵感动之下，痛斥罪恶，感人至深。我记得卫理公会直落亚逸堂驻堂牧师方汉京，第
一晚听宋牧师讲道，他站在礼拜堂入门处，因为宋博士讲道指责罪恶，手向他所站的入门处指去，叫他生气，
认为宋博士是在指责他。过后，圣灵在方牧师的心中动工，接下去宋博士的讲道叫他大受感动，奋兴会过后，
方牧师大大复兴，多次亲自前往印度尼西亚传扬福音。

宋博士此次来新加坡奋兴，悔改重生之人数以千计，终身奉献也近百人。我和女友美娇，以及杜祥辉、杜祥和
兄弟俩也跪在台前的前排，由宋博士亲自为我们一一按手祝终身奉献。

随着这首次的奋兴会，「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在宋博士主领之下成立，吴静聆姊妹被选为布道团团长。自当
初起，我一直在布道团事奉，直到如今。过后，宋博士又来过新加坡三次，主领查经会和奋兴会，我除日间须
任职外，各次聚会我都赴会听讲。

——摘自郭克昌《我一生感恩见证集》

（郭克昌牧师曾任新加坡布道团副团长，是笃信圣经长老会的发起人之一。）

我少时好酒，以致患酒渣鼻，鼻红似李，经常出血，屡医无效。一九三七年宋博士来实兆远领会，我被选为福
州话的传译。我首次请他为我医鼻，被他责备，我不甘心。他让我跪下认罪，我却偷看他如何用橄榄油为病人
按手祷告，我也被按手，但病况依然，未得医治。我不责己没信心，反责宋博士故弄玄虚。一九三八年，宋博
士再来实兆远，要我担任传译，我坚决推辞，并说「不愿与疯人同工」。后经我姐姐桂馨、吴静聆姊妹、教区
长方策牧师劝导，才答应仍为宋博士传译。

第一晚登台，宋博士见我仍患酒渣鼻，知道我没有信心。该晚讲道时，他引用当年以色列民在旷野存有不信的
恶心，以致多人倒毙在旷野的故事唤醒会众。他还说：「现在也有人存试探主的恶心，天父尚宽容他，留机会
给他，应及时悔改。」

当晚宋博士讲道，叫我扮演大罪人（那年我才二十四岁）。他把一张张幼儿园小椅子放在我背上说：「看这个
大罪人多么可怜！」后来他一边领大家唱：「罪重担皆脱落 ……
」，一边把我背上的小椅子轰然推下，并拉着我的手高举起来，高声喊道：「赞美主！罪担脱落了！」

从那夜起，我痛恨自己一年前多疑不信，向主认罪。一礼拜后大会完毕，宋博士为病人按手祷告。这次我虚心
禁食祷告，为罪痛哭流泪。第二天，我将认罪信交给宋博士，请他为我祷告，并承认我信心不足，求他帮助。
宋博士命我跪下。这回，我不敢偷看，只痛悔认罪祷告。经他按手后，瞬息间，我的酒渣鼻完全蒙医治，到今
年一九八五年已四十八年了。赞美主！

——摘自高季恩《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金禧纪念刊》文章

（高季恩牧师曾任新加坡卫理公会会督。）

高季恩牧师



结束曲：《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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